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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杜江茜

这个秋天，九寨沟是热闹的。景区
内，换上藏族衣裙、扎上五彩辫子的姑
娘，和拄着登山杖徒步的背包客擦肩而
过，海子边、大树下，阿姨们披着鲜艳纱
巾，笑着指挥旅伴拍照，随意从一座廊
道走过，能听见来自五湖四海的口音，
大家比着“剪刀手”，定格瞬间。

10月24日下午，阿坝州九寨沟景区
诺日朗瀑布下，游人如织。

“九寨沟景区现在每天的游客量在
两万左右，这是一个热点景区在旺季的
正常数量。”10月24日，站在诺日朗瀑布
边，面对2023年四川环保世纪行采访团
队，九寨沟管理局护林防火与自然保护
处处长杨小平提高嗓音介绍着。因为
正处于丰水期，这座中国最宽的钙华瀑
布水量充沛，水声嘹亮。

这样的热闹，总是让杨小平心生喜
悦。从2017年“8·8”九寨沟7.0级地震后至
今，这里经历了对世界自然遗产的创新性
修复、数次暴雨的考验，时光流逝间的自
然恢复，终于重新回到游客的取景框中。

或者，这是更好的回归。
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九寨沟

火花海作为世界遗产自然生态环境的
保护与修复成功案例，得到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肯定和支持，并荣获四川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
碧海叠翠，金叶漫山，在修复与保

护之间，九寨沟正探索一种针对世界遗
产抢救修复、保护恢复的新模式。

自然的“礼物”
要修复，但“取材”自山水间

对于九寨沟而言，是否要进行人工
修复，这是震后备受争论的第一个问
题。尽管结果导向下，人工修复这个选
择已经取得成效，但争议本身，其实是
大众对于世界文化遗产是否应该被人
工干预的不同看法。

1992年，九寨沟被列入世界自然遗
产名录，此时，距离我国首批世界自然
文化遗产的确定仅过去5年，在我国属
于实打实的“世遗前辈”。

2017年“8·8”九寨沟7.0级地震后，
根据九寨沟管理局统计的受损情况，27
个遗产点中5处遗产点视觉景观的美观
度发生改变。

其中，火花海受损最为严重，形成
了一条长40米、宽12米、深15米的决
口。诺日朗瀑布的岩层局部断裂，瀑面
上只剩一股水流。此外，还有因为垮塌
而裸露的山体，以及随着垮塌，泥土、碎
石进入湖泊，导致湖水短暂性浑浊。

“当时专家们有两种声音。”杨小平
记得，一种是认为，九寨沟就是从自然
地质的千万年演变中而来，地震也是影
响自然景观的一种因素，例如，在火花
海旁，由于地震坍塌，两个海子融为一
体，在其下方三水合一，形成了双龙海
瀑布。因此，就应该将恢复还给自然，
由时间去雕琢新的模样。

但另一种声音认为，决堤导致湖泊
出水量减少，若对整体水循环系统有影
响，就应该进行人工干预。

“火花海的湖区发育裂缝100余条，
危及下游1.2万人的安全。”在九寨沟管
理局科研处处长王琦看来，仅仅是这一
个理由，就让当时的这两种声音慢慢统
一，“而且，这裂缝直接导致下游湖水枯
竭，水下钙化的岩石裸露出来后，在日

晒下很快沙化，整个九寨沟都会在连锁
效应下被改变。”

然而，确定了人工干预和自然恢复
相结合后，怎么做，谁来做，有无先例可
循，一个个更加细化的问题随之出现。
面对震后九寨沟的修复，国内外的专家
学者都持无比小心谨慎的态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从当
下影响到未来的事，我们要用最小的人
工干预，实现最大的恢复如初，光是‘如
初’这两个字，就让所有人压力巨大。”
杨小平和王琦参与了整个九寨沟的修
复工作。他们一个聚焦于震后裸岩的
修复工作，一个参与到火花海的修复
中，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所有修
复的原材料都来源于本地，就在九寨沟
的“山水”中。

“这也是大自然的‘礼物’吧。”杨小
平感叹道。

长久的坚持
从227种苔藓中找到最适合的3类

眼下，九寨沟正是当地人心中最美
的时候。

过去3年，杨小平熟悉了九寨沟内
的无数种苔藓。这是一种古老的植物，
喜欢生活在裸露的石壁上，或者是潮湿
的森林和沼泽地中。

2019年，九寨沟管理局联合中科院
成都生物所，展开九寨沟地震灾后裸岩

边坡苔藓人工覆绿实验项目。
“看那里，是不是很明显？”指着不

远处高山上长长的一道裸岩痕迹，杨小
平语气不再轻松。直到现在，这样的裸
岩在九寨沟内都并不少见，在葱郁多彩
的丛林之间，这些震后的痕迹不但分外
扎眼，还存在安全隐患，“我们要找到最
合适的苔藓品种，人工栽培后移植在这
些裸岩的地方，去修复这些地方。”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研究团队先从227种苔藓中选出适

合裸岩上生长的30个藓种，再综合生存
适应能力，最终选择了最适应的3种乡
土藓种。

杨小平是在选出3类苔藓后，进入规
模化应用试验及示范项目阶段加入团队
的，为了更好了解整个项目，杨小平自己
补上了研究阶段的知识，为了让大家了
解这3类苔藓有多适合，这个身材高大的
汉子抓了抓脑袋，概括道：“就是它们抓
着水泥都能活下来。”

有的修复，遵循着自然修复缓缓为
之，也有的修复，一直要和大自然抢时
间。

“不抢不行。”王琦记得，在震后第
一年，由于失去水分涵养，火花海湖群
钙华堤坝迅速沙化、风化，持续垮塌。
而且，受强降雨影响，湖群决堤风险陡
增，威胁到下游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一次，是九寨沟管理局和成都理

工大学的专家团队一起抢时间。面对
严重的决口，团队坚持不用钢筋水泥等
人工原料。

“我们从古代修长城得到了启发。”
王琦将方案概括为四句话，“振冲碎石
固基、糯米灰浆筑坝、竹锚加筋护坡、本
土植物绿化。”

短短四句话，但这不是简单的修复
堤坝，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数次的论证和
实验，因为整个修复，不但需要还原火花
海溃坝前地下水渗流、地表水溢流、生态
水供给、大气降水调控，还要维持钙华沉
积平衡，直至恢复震前生态系统。

如今，火花海游人如织，石碑旁的
景点介绍中，寥寥数语概括了这段修复
历史。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在恢复
如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一次次尝试、
推翻、再重来。

“那不重要，火花海又回来了，还和
以前一模一样，这就是最大的意义。”王
琦笑道。

更好的归来
大家都更知道怎么去热爱这里

今年6月9日，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自然与文化遗产空间技术中心（HIST）
发布了九寨沟世界遗产地震后动态变
化遥感监测成果。

成果分析显示，九寨沟区域内全域
植被已逐渐修复，整体呈上升趋势，且
植被覆盖度接近震前水平。备受关注
的火花海溃决区钙华坝已完成修复，恢
复昔日美丽。

或许，九寨沟的美丽，还有更为具
象的呈现。

在数据上，今年截至9月7日，九寨
沟景区全年游客接待量突破300万人
次。这是2017年震后，九寨沟景区年接
待游客首次达到300万人次。

而热度持续走高，仅在10月1日当
天，九寨沟的游客就达到4万余人，达到
景区最大承载量。

杨小平和同事每天在沟内巡护，他的
工作职责，还包括对于沟内百姓的日常管
理和社区建设。对于这位已经在九寨沟
内工作了20多年的“老九寨人”而言，眼
下他最大的观感就是，“从前大家也爱这
里，但现在大家更知道怎么去爱这里。”

这是一种很微妙和温暖的变化。
“这里每个人，都能说出自己在地

震到来时的惊慌，而后自发参与救助的
故事，也能说出景区这些年游客减少
时，内心的难受。”在杨小平看来，这是
一种失而复得的珍稀。他觉得眼下的
九寨沟，有了一种更大的凝聚力，这种
凝聚力可能是社区居民在面对游客时
的更加耐心，在看见垃圾时主动拾捡，
或者仅仅是某个瞬间，对于眼前美丽景
色的欣喜……

在当地人眼中，眼下的九寨沟就是
最美的。

山林渐次染红，依次排开的海子，
在光影下荡漾着宝蓝、碧绿、浅蓝、透
白、鹅黄、深紫的色泽。芦苇随风飘摇，
湖水淌过一株株红黄相间的青冈树，然
后汇聚到白水河。

终于，诺日朗瀑布被修复，对火花
海恢复情况的监测也随着结果平稳向
好正逐渐撤下。在距离沟口不远处，已
经有苔藓被移栽到裸露岩石上，组合成
一块一块的形状。

“如同我们的海子，镶嵌在大地
上。”杨小平期待地说。

九寨沟的旺季又回来了
在景区重建中积极探索“世遗”抢救修复新模式

▲10月24日下
午，九寨沟诺日
朗瀑布前游人如
织。 杜江茜 摄

◀如今的火花
海，其修复方案
得到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肯定
支持，荣获四川
省“科技进步一
等奖”。图据九
寨沟管理局

◀2017年“8·8”
九寨沟7.0级地
震导致火花海
堤坝溃决，形成
长40米、宽12
米、深15米的决
口，湖泊干涸。
图据九寨沟管
理局

2023年四川环保世纪行


